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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湾

时光匆匆，转眼间又是一个
春节。遥想儿时，春节总是充满了

期待与欢声笑语。那是上世纪90
年代，小年夜前后，家家户户会选

个好天气，把家里的家具搬出来，

放在院子里，开始“掸尘”，也就是

扫除家中的蜘蛛网、灰尘，清理家

具、窗帘、沙发罩之类。因为“掸

尘”的方言发音与“弹琴”相似，所

以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他们忙

前忙后地打扫卫生，为什么要叫

“弹琴”。因为家中还有哥哥姐姐，

所以我们家干活效率很高，打扫

完后，家里窗明几净，焕然一新，

全家人喜气洋洋，期待新年的好

运和吉祥。

除夕夜，家人们会坐在一起
看春晚，放烟花。那时候的烟花不

像现在这样品种繁多，绚烂夺目，

而是最简单的“金箍棒”造型。我

握在手里，高举手臂，一边看着小

小的烟花四溅，一边想着什么时
候才能结束，手臂好酸。临睡前会

收到父母给的红包，要压在枕头

底下，寓意为保佑孩子们平安度
过新的一年。

新衣服是不能提前穿上的，

一定要等到正月初一的早上才可
以穿。那一天，母亲一定会给我梳
一个别出心裁的发型，让我在一

群小孩中特别显眼。姐姐没有好

看的发型，倒不是母亲偏心，而是

她比我年长许多，一直都是短发，

也就不需要了。母亲有五个兄弟
姐妹，加上父亲这边有四个姑姑，

挨家挨户拜年，可以从正月初一

一直吃到元宵节那天，我们几个

小孩子还会在一起攀比今年谁的
压岁钱拿得最多。那时候外婆还

在世，我们特别喜欢在外婆家打

地铺，和表姐表弟们睡在一起，一

晚上有说不完的悄悄话。

1997年，家里盖了两层半的
新房子，哥哥也从奶奶家搬回来，

和我们住在了一起。骆驼色的真

皮沙发和一打开就会旋转的水晶
灯，在那时候特别气派。每逢过

年，客厅的四扇玻璃门一开，就跟

厨房、餐厅形成一个环线，孩子们

围着环线追逐打闹，大人们则是

在旁边喊着：“别跑了，别跑了，小

心撞到桌子！”

过年前，父亲母亲都会去烫头，

父亲穿上从海宁皮革城买来的皮大
衣，搭配狐狸毛领，真的很像暴发

户，唯一的区别就是他身材消瘦，没

有啤酒肚。母亲有一件墨绿色的羊
绒大衣，好像是去上海买的，剪裁面

料特别考究。我有一双红白相间的
小皮鞋，记得当时花了52元，放在今
天，也算价格不菲。

当我长成大人，才发现，原来谢

年的细节与仪式不是自然而然就懂
得了，而是要去请教长辈或者网上

搜索，做好笔记，才能勉强完成。原

来发压岁钱并不开心，要算着有多

少小孩，给出去多少红包，年终奖到

手过完年还剩余多少。

春节回家，家里十年如一日
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杂物越堆越

多。父亲老了，消瘦的身材不再挺

拔，母亲也老了，不再有时髦的卷

发，那件墨绿色的羊绒大衣也不
知被压在了衣柜的哪个角落。他

们忙忙碌碌地等待着我们兄弟姐
妹的到来，当我们的孩子回到院

子，依旧会响起欢声笑语，以及

“不要跑，小心撞到桌子”的劝告。

小家庭变成了大家庭，母亲

的厨艺一如既往地好，堪比饭店

大厨，她用巧手将普通的食材幻
化成一道道美味可口的佳肴，锅

碗瓢盆的交响乐中，夹杂着她对

家人的爱。亲朋围坐，觥筹交错

间，竟有长辈祝我“生意兴隆”，想

想我也快到不惑之年，感慨颇多。

我们总是说，现在年味淡了，

其实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关心的

不再是吃喝玩乐，而是家庭的柴

米油盐、人情世故，我也要学做一

个真正的大人，在新旧交替的日
子里，带孩子掸尘、谢年、写对

联、包饺子、放烟花、拜年。未来，

当她回忆起儿时的春节，也能在

她的记忆中找寻出一些闪闪发光

的碎片。

吴跃华

窗外灯花，岛城年味

舟山的海风，像个调皮的孩子，

带着冬日的凛冽，扑面而来。不经意

抬眸，窗外的灯笼已悄然挂起，仿佛

一盏灯花盛开。那明艳的中国红，瞬

间撞入眼帘，恰似一把神奇的钥匙，

“咔嗒”一声，打开了我记忆深处那扇
关于春节的大门。

小时候，春节在舟山这座岛

城，是一年中最盛大、最期盼的节

日。每当春节临近，年味就像长了

翅膀，从村口那棵古老的香樟树
开始，沿着蜿蜒的小巷，随着淡淡

咸咸的海风，挨家挨户地“传染”

开来。

那时，厨房里总是弥漫着令
人垂涎三尺的香气。母亲在灶台

前忙碌的身影，是我童年春节最
温暖的画面。她不仅会做炸丸子、

包饺子，还会烹饪各种舟山特有
的海鲜。鲜美的鲳鱼在锅里煎得

“嗞嗞”作响，两面金黄，鱼皮酥

脆，鲜嫩的鱼肉入口即化。活蹦乱

跳的虾被母亲做成油焖大虾，浓

郁的酱汁紧紧裹着虾肉，香气瞬

间弥漫整个屋子。一家人围坐在

摆满海鲜、肉类等各种美食的桌
前，暖烘烘的不仅是胃，更是心。

我尤其期待正月初一。天还

未亮，一家人就早早起床，穿上崭

新的衣裳去拜年。走在村道的石

板路上，脚下发出清脆的声响，仿

佛在演奏一曲优美的乐章。孩子

们像欢快的小鸟，蹦蹦跳跳地穿

梭在村子里。每到一户人家，长辈

们总会热情地招呼着，往我们兜

里塞满糖果和瓜子，还有自家晒

制的鱼干、薯条。大家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互相说着吉祥话，浓

浓的亲情在这一声声问候中传
递、升温。

村里的小巷挂满了红灯笼，

与远处港湾里摇曳的渔火相互辉

映。老人们聚在避风塘旁，讲述着

过去一年出海捕鱼的惊险与收
获。我爷爷就会讲起有一次出海
遇到暴风雨，海浪像小山一样高，

他和伙伴们齐心协力，才让渔船

平安归来。年轻人则在一旁帮忙
整理渔具，讨论着来年的计划。小

孩子们追逐嬉戏，手中的烟花在

夜空中绽放出五彩光芒，与天上

的繁星遥相呼应。

我也跟着爷爷去参加过祭海

仪式。海边摆满了供品，渔民们穿

着传统服饰，神情庄重。随着主祭

人的号令，鞭炮齐鸣，渔民们祈求

海神保佑新的一年出海平安、鱼

虾满仓。那场面，庄重又热烈，让

我深深感受到岛城人对大海的敬
畏与依赖。

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已然长

大。曾经那份对过年的热切期盼，似

乎也在时光的打磨下渐渐淡去。如

今，窗外的灯花依旧会挂起，可不知

为何，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长大后，过年不再像小时候

那样充满惊喜。美食不再稀奇，新

衣也不再让人心跳加速。过年期

间，大家都忙着刷手机，亲朋好友

之间的交流也变得少了。曾经围

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温馨场景，

如今已很难重现。

即便如此，当看到窗外那盏
高高挂起的灯花，心中依然会泛

起一丝温暖。它就像一位忠诚的

伙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总会准

时出现，提醒着我，春节到了，这

是团圆的时刻，是回家的呼唤。

或许，长大后年味变淡，并非

是春节本身失去魅力，而是我们

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我们在成

长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人和

事，心灵被各种琐事填满，那份对

简单幸福的感知变得迟钝。但只

要我们愿意停下匆忙的脚步，用

心去感受，就会发现，年味从未真

正消失。它藏在父母精心准备的
年夜饭里，躲在一家人围坐观看
春晚的欢声笑语中，隐匿在走亲

访友时那一声声亲切的问候里。

窗外的灯花依旧在风中摇
曳，散发着温暖而喜庆的光芒。它

见证着舟山岛城岁月的流转，也

承载着我对春节那份深深的眷
恋。在这新春佳节，我愿放下心中

的疲惫与纷扰，重拾儿时对过年
的那份热忱，珍惜与家人相聚的

时光，因为这才是过年真正的意
义所在。

过年，印象中总是要热闹祥
和。千百年来，大家都是聚拢在

一起过年，还要贴上春联、挂上

红灯笼、放烟花爆竹，弄出巨大

的响动和光亮，来加强这种氛

围。其实，这样的祥和中寻出点

宁静的空间，更有深刻的体味。

近些年，在家乡以外过年多

了，在城市的小区里，年味没乡

村那么浓，一般是亲朋好友聚在

一起吃吃饭，有的是家人或朋友
组团出游。我总是呆在家里，除

夕之时，忙好了，我便在附近的

超市转转，听着喜庆的歌曲，心

情也很特别，会想起往事，会想

到岁月流逝和蹉跎，有时不禁潸

然，反而舒畅许多。

有一年，在岳父家过了除夕，

要到单位值班，便提前一天晚上

回到家里，坐在空空的公交车
上，欣赏着装饰了彩灯的行道

树，还有偶尔绽放的烟火。下了

公交车，步行一段路回到家中，

天气不冷，很舒服，有种熟悉的

安静和温暖，特别温馨。我静静

地坐一会儿，在客厅来回走几
趟，看着书架上的书，计算着过

去一年读了多少书。接着下楼，

绕着小区转了几圈，和平时一

样，回到家中开始写日记，记录

下那美好的时刻、美好的心情。

写了几页字，行云流水，写好后，

在安静中睡去，这也是我许多年
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夜晚，一个

春节的夜晚。

不禁回想起家乡的除夕夜，

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但我总会从

人群中离开一段时间，一个人默

默地走在乡村的路上，听着密集

的烟花爆竹声，看着家家灯火温

暖，心情格外宁静悠远。这些都

是百十年前形成的村子，爆竹声

也这样响了百十来次了吧，人们

互相听着，有“鸡犬之声相闻”的

意思。终于到了放爆竹的时刻，

人们高兴地忙活一阵后，就各自

奔赴那一年中最期待的年夜饭聚
会，而我站在渐渐燃尽的篝火

旁，默默地站着，不是在许愿，也

不是在祈祷，而是在致敬岁月、

致敬生活。

随着年岁渐长，我慢慢懂得

了宁静对于过年的意义，总会自

觉地在年味中寻觅这样一份宁

静。过年热闹祥和是主题，但适

时地找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热
闹中释放，在宁静中感悟，也是过
年的一种方式。

吉祥、宁静
也是年

冯惠明

春节里那些闪光的记忆
米菲


